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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见风骨，风雅在民间
——综论唐末五代敦煌归义军文学的思想艺术特征

摘  要 ： 本文以唐末五代为历史背景，将归义军文学与同时期中原等地文学进行比较，指出：归义军文学

集中反映了当时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歌颂了为维护国家和平统一、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做出重

大贡献的英雄人物，具有珍贵的文学和史料价值。归义军文学平实、通俗、朴素、自然，同时不

乏大胆夸张的浪漫想象，体制上散韵结合，唱白夹用，大量运用民间口语、俗语和谚语，为广大

群众所喜闻乐见。归义军文学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文学体裁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文化

繁荣，更体现在平民阶层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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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义军政权是唐末五代宋初一个以敦煌为中心、

相对独立的汉族地方政权。归义军文学是在唐末至宋初

中国文学大背景下产生、发展的地域文学，有着鲜明的

民族、时代和地域特征。正确认识归义军文学的思想内

容与艺术特征，必须置之于当时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

下，与中原及其它地方的文学活动加以比较鉴别。

　　

一

安史之乱以后，李唐中央政府的权威日益下降，士

人的功名意识和报国之志失去现实的社会基础：不能

通过科举考试顺利进入仕途，展示才华，沉浮一生。令

人绝望的黑暗加剧了文人本身的多极分化，并以文学

的形式得到表现。贫寒者激烈指陈时政，安乐者纵情

声色，其在避世全身上则出于同一社会根源，都追求

平淡、寒狭的境界，流露出清冷的意趣和淡漠的情调。

腐败、乱离的时代造成许多文人屡试不第、贫寒困

顿的人生经历。他们伤时自伤，落寞无着，形成深重的

忧患意识，并贯穿到文学思想与创作之中。皮日休主

张“上剥远非，下补近失”（《文薮·序》）、“知国之利

病，民之休戚”（《正乐府十篇·序》）、“非有所讽，辄

抑而不发”（《桃花赋·序》）。他效仿元、白《新乐府》

体例，选择征夫、怨妇、农夫等不同人物角度，有计划

地创作了《正乐府》十篇组诗，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痛

苦。罗隐说：“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

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

（《谗书重序》）他和陆龟蒙的歌赋多是愤世疾邪、抒发

胸中不平之作，充满“抗争和愤激之谈”，被称为“一

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①杜荀鹤自言“诗旨

吴格言

未能忘救物”（《自叙》），《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等

用白描的方法和浅近通俗的语言，反映民生疾苦，抨击

现实黑暗。

在现实的不可救药与拒绝疗治面前，传统的儒家

诗论虽然被上述作家反复申论，波及广泛，实际上已经

陷入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并非晚唐文学的主流，只能

表明唐诗的“兴寄”、“风雅”、“美刺”仍然被作为理想

而加以崇拜。即使现实主义倾向鲜明的作家，揭露现实

的作品也为数极少，大量的是悲观厌世或闲适隐居之

作。士人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只有识时务，变心态，

才能寻找到顺时背道的生存途径。他们把这种不得已

的全身避祸的理性选择归因于“时”。罗隐《道不在人》：

“天知道不能自作，然后授之以时。”司空图在《天用》

中则说“噫！时乎时！盖贤者之所宜禀。唯用天之用，

然后功约而济博！”

从懿宗末年开始，士人退隐之风日盛，以司空图等

为代表的苦吟派成为唐末五代诗坛的主流。他们将视

野从广阔的社会转向个人的狭窄生活，以身边琐事为

题雕词琢句。或者交游唱和、切磋诗艺，编订《诗格》，

表达艺术观念：“诗学贾岛、周贺，清苦工密，所谓景

联，人人着意。”②酬唱诗除一般性应和赠答外，多写

无所事事的生活以及百无聊赖的精神。皮日休和陆龟

蒙在吴中相逢唱和，作品几乎无一可读。另据北宋蔡傅

《吟窗杂录》，晚唐五代人著有《诗格》约十种，摘引的

范句多出自中、晚唐诗人之手。

淡漠世事的情怀不仅在隐居题材中被加以抒发，

也体现在艳情、咏史、酬唱等方面。王室、贵族、藩镇、

官僚豪奢淫佚，醉生梦死，少数身居高位的士人不能不

受到影响。韦庄《咸通》云：“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

乱世见风骨，风雅见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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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月，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

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

弦管送年华。”与此同时，“猜忌相寻，动多触阂”③的

政治环境更使士人欲有所为而不得：

昭宗之代，张拾遗道古因贡《五危二乱表》，叙兴

废之事，遂黜于蜀⋯⋯及太祖（注：王建）登极⋯⋯复

上章疏，词旨是非，帝遂诛之，瘗于五墓之地。（《鉴诫

录》卷四）

这正是韦庄自禁《秦妇吟》、改弦易辙的根本原因。

无所作为、冷漠消沉的心态更使悲观失望者选择

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罗隐《自遣》）的生活态度，借

纵情声色趋时自遣，寻求精神满足与心理补偿。韩 、

唐彦谦、罗虬、王涣、韦庄、吴融、郑谷等继承杜牧、

李商隐、温庭筠诗风遗绪，随着人生的穷达遇合，描写

男女艳情和歌舞生活，用精美的意象表现细腻的感官

享受，注重感性色彩的华美。艳情成为普遍的创作倾

向，并体现出有计划的特点，如王涣的《惆怅诗十二

首》、罗虬的《比红儿诗》一百首。在军阀和学士昼夜

不休的弦歌宴饮中，填作歌词，倚声而唱：“杨柳大堤

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

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尊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

艳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

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④

花间词人堆砌华艳词藻来形容妇女的服饰和体态，片

面发展了温词的雕琢柔弱。

咏史题材时而表现对盛世明主的眷恋和对高士不遇

的同情，委婉地抨击讽刺当道的昏君庸臣，如胡曾《沛

宫》、唐彦谦《长陵》和《楚世家》、李山甫《代孔明哭先

主》、汪遵《屈祠》等，以期达到“历代兴亡亿万心，圣

人观古贵知今”（周昙《吟叙》）的目的。但更多的是将自

身与现实拉开距离、分门别类、通咏古今，如胡曾《咏史》

二卷，从传说中的共工到隋代，总计150首。周昙也有《咏

史》八卷195首。他们为咏史而咏史，既无理趣，又无韵

味，“兴寄颇浅，格调亦卑。”

稍后的五代十国文学，由于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政

策、作家队伍、战争和平等条件不同，发展水平很不平

衡。总的来说，南方高于中原。闽地诗人多以白居易为

宗，缘情体物、崇尚平淡。吴越僧俗诗歌尚白，由于钱

氏崇佛，处默、延寿等将儒者的“仁爱”与佛家的“慈

悲”融为一体。杨吴诗坛主张师古，重视教化，多从贾

岛、姚合转向元白一派。南唐有政界、隐逸两大诗人群

落，君臣以学白居易的闲适感伤为主，兼法“元和体”，

以及李白、陶潜，表现忧患意识和吏隐情怀。楚地也分

为台阁与隐逸两极，而以后者为多，追风贾岛、姚合，

又不乏愤激不平：“遨逸访巢由”（廖荣《赠王正己》）。

西蜀诗歌嘲讽刺时，词则多写艳情。

与其他地方文学相比，归义军文学具有鲜明的现

实主义特色。归义军政权四周为少数民族政权所包围，

民族矛盾比较尖锐，生存空间自然成为敦煌归义军文

学自始至终关注的焦点。因此，归义军文学的现实主义

特征并不体现在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方面，而是围绕

着归义军政权与敦煌社会的兴衰存亡这一重大主题，

集中描写了当时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并对归义军与

周边民族关系有所反映，歌颂了为国家统一、维护和

平、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英雄人物，不仅

具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而且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悟真的《谨上河西道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

十二时并序》（P3554V）、敦煌文人创作的《张议潮变

文》和《张淮深变文》、[望江南]“边塞苦”（P3128、S5556）

对节度使张议潮乘时而起收复河西、张淮深保境安民、

为大国作长城的德政业绩进行了歌颂。悟真《百岁诗十

首并序》回顾与总结生平事迹，对自己勤学好文、建立

功业的一生不无自豪与骄傲。

《张议潮进表》（S6342）、悟真《张淮深碑》、佚名

《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S1156）、张球《南阳张延绶别

传》、佚名《下女夫词》、张景球《张淮深墓志铭》、佚

名《大唐宗子李氏再修功德记》、佚名《儿郎伟》四首

（P3552）、张忠贤《葬录序》（S2263）、佚名《李陵苏

武往还书》等作品，或隐或显地反映了张氏归义军政权

与唐中央政府、及其内部各种矛盾斗争，完整地展示出

一幅张氏归义军政权从产生到壮大、由于内忧外患逐

渐削弱、最终被曹议金取而代之的历史。张永《白雀歌》

（P2594+P2864）、张文彻《龙泉神剑歌》（P3633）、《七

言诗三首》（P3633）《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

（P3633）等艺术地再现了金山国从建立到结束的全过

程，反映了敦煌人民为争取生存发展而进行的可歌可

泣的斗争事迹。

[望江南]“龙沙塞”词、《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

文》、悟真《奉酬判官》（P3681）、佚名《二月仲春色光

鲜》（P3500V）、《红鳞紫尾不须愁》（P3645）、《儿郎伟》

（P3270— 5）、《儿郎伟》（P4011）、[谒金门]“开于阗”

（S4359）、张文彻《龙泉神剑歌》（P3633）、《七言诗三

首》（P 3 6 3 3）《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

（P3633）等作品，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归义军对外族侵

扰敦煌地区的自卫与抵抗，以及与周边吐谷浑、吐蕃、

回鹘等民族逐鹿河西、力量消长的变化过程。

自汉武帝时，汉族人民移居敦煌，世世代代生于

斯，长于斯，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勤劳双手开发了这片

文学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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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土地，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着这片富饶的

土地，保卫着中原内地与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

流。他们热爱祖国，心向大唐（《敦煌三首》P5007），

热爱现实的生活环境——家乡敦煌，在一草一木、一山

一水中，看到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由衷地感到喜悦并加

以歌咏，对本地历史以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倍感自豪，

时刻感受到边陲重镇人民肩负的历史重任，体现出忧

国忧民的伟大情怀。（《敦煌廿咏》）

即使描绘神圣世界的宗教文学，也以曲折的方式，

体现了对现实人生和命运的巨大热情和关怀。张明照

的《第192窟发愿功德赞文并序》、佚名《二月八日文》

（S1441）和《回向发愿文》（S1164），表现出对国家命

运的极大关注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悟真的《唐僧统和

尚赞述四兽恩义颂》（P2187）借佛本生故事，发挥儒

家敬老行孝、长幼有续、和乐相处的思想，委婉地对张

氏家族内部的矛盾进行了讽喻和劝谏。张文彻的《金山

国诸杂斋文范》（P3405）努力通过规范佛事应用文写

作，把佛事活动引向对国计民生的普遍关怀。这不仅因

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

是在人间”⑤，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具有世俗性、功利

性、多神性等特点，更因为敦煌宗教文学的作者大多数

是都僧统司和各级僧官，他们身在寺庙之中，心存庙堂

之上，用另一种方式实践着儒家的入世精神，实现着自

身的人生理价值。

　　

二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由于不同政权之间密切的政

治经济军事联系，文学在题材、主题方面表现出共同的

时代特征。随着文人逃避战乱回归故里，或择主而事重

新组合，呈现出星罗棋布的态势。各地地理环境、人文

传统、文化政策的差异，使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受到普

遍重视甚至被有意识地加以强调。将敦煌文学与西蜀、

南唐文学做一比较，便能清楚地看出各自的艺术特征。

西蜀（包括前、后蜀）与南唐因地理优势，物产丰

饶，吸引了大量避难的民众和文人，成为五代时期的经

济与文化重心。两地词作都具有绮艳婉丽的时代特征。

蜀地万花如海的艳丽风光，富庶繁荣的经济水平，

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无赖浮薄的统治阶级沉醉于淫

靡奢侈的享乐生活，崇尚精美富贵之气，加以自司马相

如以来形成的铺陈夸张、华辞丽藻的艺术表现手法，西

蜀词风偏重客观的铺叙罗列，精雕细刻，浓艳绵密：“镂

玉雕琼，拟化工而 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⑥。

受水乡秀丽的自然环境及吴歌细腻清新的影响，南唐

词色彩素雅清淡。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以中、后二主

为代表的词人心理压抑，侧重表现内心主观感受。或借

景抒情，如冯延巳的[鹊踏枝]:

梅花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转。昨夜笙

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无限。

楼上春山寒四面，过尽征鸿，暮景烟深浅。一晌凭

阑人不见。鲛绡眼泪思量遍。

多用白描，鲜明细致，又缠绵悱恻，幽思郁结，深

婉蕴藉。或融情入景，如李煜[浣溪纱]（其二）、李煜的

[清平乐]“别来春半”、[浪淘沙]“往事只堪哀”、[浪淘沙令]

“帘外雨潺潺”，最有代表性的还是[虞美人]，将怀恋、悔

恨、悲愁、伤痛融入春花秋月、小楼东风、雕阑江水之

中，情感强烈深沉，在艺术风格上体现出与上述词人词

作共同的清新疏淡的特征。

归义军文学以通俗、平实、朴素、自然为主要特征

和审美追求。通俗平实既是敦煌文学的地域艺术传统，

也与敦煌文化发展的特殊情况有关。吐蕃占领时期，敦

煌文化唯有佛教畸形发展，虽然不少陷蕃官员遁入寺

院为僧讲学，但是正常的文化活动和学校教育毕竟大

不如前。归义军时期，敦煌在政治上回归大唐，也在不

断接受从中原传入的文学作品，但长期被蕃包围，与内

地的经济、文化往来远较陷蕃之前为少，所受中原文学

的影响也小得多。

通俗与平实密不可分。一般来说，平民大众的审美

趣味侧重求实，所谓“耳闻为虚，眼见为实。”平实的

表现就是通俗，容易被欣赏者接受和理解。归义军文学

的接受者正是普通的平民大众，作者大多也是文化水

平不太高的文人、艺人、学生，双方在文化修养、审美

趣味等方面有共通之处。归义军文学的作者擅长通过

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写实，求得逼真的效果，从

而达到再现社会生活的目的。《张议潮变文》和《张淮

深变文》对于战争场面的描写，无不是尸积成山、血流

成河，与盛唐边塞诗词中的想象大不相同。即使如敦煌

至西桐作战行军距离这样的细节，也是一是一、二是

二。《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叙述求节的过程具体周详，

专使的艰难辛酸、朝廷的腐败昏庸，在自然而然的叙事

过程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归义军文学通俗生动的艺术特征是通过俗讲、变

文、儿郎伟、散文等体裁实现的。讲经文、押座文和解

座文都是俗讲过程中使用的底本。

俗讲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

六《善伏传》，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唱导和

转读：转读即咏经，要求精达经旨，洞晓音律，声情并

茂；唱导是讲说因缘，傍引譬喻，宣唱法理。二者特别

乱世见风骨，风雅见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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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针对听众不同的身份地位和文化修养，采取不同

的内容与形式、注意营造环境气氛，达到一种理想的宣

传效果。隋唐开科举，崇儒术，佛学水平相对下降，加

上北方佛教重修持、轻经义的传统，民间俗讲的目的越

来越唯利是图，内容和方式发生重大变化：“释氏讲说，

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

施而已。”⑦到唐玄宗时，雅俗共赏、有说有唱、韵散

相间的俗讲、转变、说话伎艺非常兴盛。敦煌藏《降魔

变文》（S5511、S4398）开篇即称“我大唐汉圣主开元

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

俗讲活动产生了以文淑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的俗讲

僧人。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唐

赵 《因话录》卷四《角部》都有记载，不但“愚夫冶

妇乐闻其说”，即使衣冠士子也“好窥其所为”。俗讲僧

人之中还包括尼姑。钱易《南部新书》戊：

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

永寿。尼讲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国，士大夫之家入道

尽在咸宜。

俗讲的吸引力之大，从姚合《赠常州院僧》、《听僧

云端讲经》、韩愈《华山女》、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

巡礼行记》等诗文记载中可见一斑。文淑的名声甚至传

入大内。受到皇帝的欣赏：“宝历二年（826）六月己卯，

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⑧

俗讲僧人高超的技艺加上政府的提倡，更加推动

了俗讲的兴盛 。文溆的声调艺术受到上至文宗⑨、下

至乐工黄米饭⑩的广泛学习和模仿。可以推测，文溆俗

讲的声调与南北朝时已经大不相同，一定吸收了民间

故事、传说、音乐等，易于引起民众共鸣，因此也受到

正统人士的批评：

爰始经师为德，本实以声糅文，将使听者神开，因

声以从回向。顷世皆捐其旨，郑卫珍流，以哀婉为入神，

用腾掷为轻举，致使淫音婉娈，娇弄颇繁，世重同迷，

鲜宗为得。未晓闻者悟迷，且贵一时顷耳。斯并归宗女

众，僧颇嫌之。

唐代的俗讲已经成为一门通俗文艺。

从敦煌遗书来看，唐代俗讲风行全国各地（如四

川；P2292《维摩诘经讲经文》题记）：

每至景躔丹陛，节启朱明，四海士人，八方缁素，

云趋兮赫赫，波委兮佛（沸）腾。如归鸡足之山，似赴

鹫头之岭⋯⋯幢幡五色而焕烂，钟磬八音而铿锵。

《无常经讲经文》（P2305）：“须知听法是津粮（梁），

若缺津粮（梁）争到彼？劝即此日申间劝，且乞时时过

讲院。”“讲院”即寺院进行俗讲的专门场所。

佛家宣教化俗的另一种说唱方式是“说法”或称

“说因缘”。讲经由都讲（负责唱经）和法师（解义）合

作进行，允许都讲或听众就所讲经文提问（“难”），法

师解答（“通”）。说法由一人讲说演唱，一般没有提问

解答。因缘（或称“缘起”、“缘”）是说因缘的底本，多

讲佛弟子或善男信女三世因果报应的故事。其中讲述

佛诞生故事的《释迦因缘》具有戏剧萌芽的性质。

变文是唐、五代时期民间说唱伎艺“转变”的底本。

转变以艺人的说唱表演为主，同时辅以变相（画卷）：

“变文的构词，简单而重复，远不如宋代说话人所用的

话本，所以在讲唱的时候，一般还要借助于画卷” 。这

与现存《王昭君变文》中“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正

相吻合。这种形式既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又与中国传统

的“图、传赞”有关。转变受到广大士子的欢迎和欣赏，

即使诗坛领袖白居易也不例外 。吉师老的《看蜀女转

昭君变》、李贺的《许公子郑姬歌》（郑园中作），都记

载了四川女艺人演出《昭君变》的情形。转变演出的地

点除了要路、宫廷之外，还有专门的“变场” 。《张议

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就是在节度使府邸说唱使主

功绩的文学底本。

敦煌寺院中的俗讲 、寺院外的说话、转变，都是

面对观众（听众）即时即地的现场表演，双方直接互动

交流，具有极大的民众参与特点。因此，归义军文学的

创作者和演说者不能不考虑到接受者的文化水平和审

美趣味。他们深知教化必须通过审美才能实现，在体制

上散韵结合，唱白夹用，综合文学、音乐、绘画、表演

等艺术，特别注意吸收音乐、表演的抒情功能，给予欣

赏者更为丰富的美感，采取通俗生动的艺术方式和活

泼易懂的语言，实现作品的认识、教育等功能。

由于佛教的影响，归义军文学有些作品不乏大胆

夸张的浪漫想象，不仅表现在对净土世界的描绘上，也

表现在对敦煌风物的描写上。白龙堆“势疑天鼓动，殷

似地雷惊。”渥洼池天马“花间牵丝去，云间曳练来。腾

骧走天阙，灭没下章台。”莫高窟“雪岭干霄汉，云楼

架碧空。”在反映抗击外族侵略的战斗上，他们把敌人

比作犬羊、乌云，把归义军比作虎狼、狂风，表现出无

比的自豪与自信。

归义军文学的作者还善于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表

现手法，描写或渲染气氛。例如，用排比的方式增加作

品的气势（《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白雀歌》、

《龙泉神剑歌》等），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主题等。

文学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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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归义军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点，但是，它

的价值、贡献和影响远远超越了时代和地域的局限。

在内容题材方面，说唱文学对南宋说话有直接明

显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张

议潮、张淮深的故事，在精神上和南宋‘说话’的《复

华篇》、《中兴名将传》颇为一致⋯⋯符合市民群众关心

治乱兴亡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热爱祖国、反映民族

关系的曲子词对苏轼、辛弃疾等豪放词人也有相当大

的影响。

归义军文学作为唐、五代、宋初中国文学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在继承和运用民族文学传统体裁进行艺

术创造的同时，大胆借鉴外地乃至国外文学中某些积

极合理的因素，或者改造某些民间文学艺术形式以为

己用，用丰富多彩的文学样式、散文叙事、韵文作歌、

散韵相间、说唱兼用的体制结构，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归

义军时期敦煌社会的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感情，不仅在

当时对文人传奇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后世的

话本、小说、戏曲、弹词、宝卷以及民间小曲有深远的

影响。押座文犹如宋元话本的开话诗词、后世弹词的

“开篇”。《苏武李陵执别词》、《下女夫词》、《季布骂阵

词文》等是宋代“词话”的先河。直至北宋初期，转变

仍然盛行不已。

归义军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语言方面。由于说唱

者和听（观）众多文化水平较低，也由于审美交流的实

现要求双方双向互动，俗讲、说话、转变大量运用民间

口语、俗语和谚语。《季布歌》“以七言韵语述之，语更

浅俗，似后世七字唱本。”《唐太宗入冥记》“全用俗语，

为宋以后通俗小说之祖。” 文学作品通俗易懂，生动活

泼，琅琅上口，悦耳动听，为规定群众广泛接受。

归义军文学对唐以后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不仅

体现在话本、小说、宫调、杂剧等文学体裁方面，更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城市文化的繁

荣 ，体现为作品中的平民阶层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

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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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维摩》，先作梵，次念观世音菩萨两三声；便说押座；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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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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